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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北宋高邮人。
秦观先世，历来幽晦不明。民国丙寅《锡山秦氏宗谱》卷

首《嘉靖戊子谱序》云：“吾宗先望会稽，后徙淮海，中间世系
显晦之详，屡经兵燹，莫可考据。其见于图者，由宋直龙图阁
观始。”不过，随着秦詠夫妇墓志铭的出土，秦观先世“莫可考
据”之论已经成为过去。

2011年6月，在扬州市蜀岗路南延段建设工地采集到两
合石质墓志。经过专家判读与研究，确定志主秦詠及其夫人
朱氏是北宋词人秦观的祖父母。其中秦詠墓志铭保存完好，
并得到完整的解读。墓志邑人孙觉作文，赵挺之书，邑人孙
升书盖，金陵袁居中刻。

笔者不揣浅漏，就此铭文，并结合文献资料，探讨秦观父
祖两代世系。

《宋故内殿崇班致仕秦公墓志铭并序》：“公姓秦氏，讳詠，
字正之。其先仕江南有显，后徙淮南高邮家焉。曾祖裕。祖
禹。父玫，赠左监门卫将军。公少给事御史府，补三班借职，
为宣歙五州茶盐巡检，……转内殿崇班、南剑州兵马都监，归
以其官致仕。年八十有二，以元丰六年（1083）正月二十五日，
卒于滨州渤海县其子定之官舍。娶其里人朱氏，封长乐县
君。子三人，曰完，蚤卒；次定，宣德郎；次察。女三人，长蚤
卒；次适酸枣进士李潨；季适同郡刘绶，亦先公卒。孙八人，曰
观、震、鼎、升、蒙、涣、益、兑。孙女四人，曾孙二人，曾孙女三
人。”“子孙皆畀从事于学。子定，中进士第。观尤有文，苏子
瞻称之。”

徐培均先生《秦少游年谱长编》卷首：“父元化公，曾游太
学，事胡瑗。”如铭文，秦观父辈，长曰秦完，观父，也即年谱中
提到的元化公。入太学，师从胡瑗，早卒。《淮海集》卷三一
《祭洞庭文》：“老母戚氏，年愈七十。”文作于绍圣三年
（1096），逆计之，其母约生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依常
理而言，其父母年若相仿，当在二十二、三岁时育长子秦观。
观十五岁时（1063），秦完亡故，时年当不足四十岁。

次曰秦定，观之次叔，熙宁三年（1070）登叶祖洽榜进士
第，为会稽尉，为渤海令，司农寺丞，江南东路转判官，终端明
殿学士。其夫人姓名、籍贯皆不详，《淮海集》卷三十《与苏公
先生简》四：“家叔自会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
大父还高邮，又安厝亡婶灵柩在扬州，且买地，趁今冬举葬。”
简作于元丰四年冬末，秦定“会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
举葬事宜皆委之于秦观。宋人“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可知
秦定夫人当卒于元丰四年夏秋之时。

三曰秦察，观之三叔，生平记载不详。《秦少游年谱长编》
卷首，秦观“叔瞻”，案曰：“叔瞻当为其父兄弟”，其所指应该
就是秦察。

秦詠三个女儿，即秦观的三个姑姑。“长蚤卒；次适酸枣
进士李潨；季适同郡刘授，亦先公卒。”孙觉铭文，秦完“蚤
卒”，长女“蚤卒”，季女“亦先公卒”。就上下文义来看，这里
的“蚤卒”，似宜理解为年岁不大而卒，也有“先公卒”的意

思。有人将“蚤卒”解读为未成年而卒，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淮海集》卷三三，《李状元墓志铭》，志主李常宁(1037-

1088)，字安邦，开封廪延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
“元祐三年三月，己巳，赐进士李常宁等二十四人及第。”康熙
《开封府志》卷二三，选举志：“哲宗：李常宁，延津人。元祐中
状元，节度判官。”廪延，春秋郑邑，在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
古黄河南岸。《左传》隐公元年(前722)，郑“大叔又收贰以为
己邑，至于廪延”，即此。《太平寰宇记》卷一，开封府，“元领县
六，今十六。开封……酸枣：滑州割到。”“酸枣县：汉《地理
志》云，秦拔魏，置酸枣县。汉因之，以属陈留郡。……今县
东北有延津，袁绍渡处。”《宋史地理一》：“开封府。县十六，
开封……延津：畿，旧酸枣县，政和七年改。”《读史方舆纪要》
卷四七，延津县：“酸枣城，本郑之廪延邑。”可见，孙觉铭文之
酸枣于当时乃是现称，秦观志文之廪延乃是古称，所指实系
一地。无疑问的，秦詠墓志之李潨，即《李状元墓志铭》之李
常宁安邦。李常宁，当为李潨元丰六年之后所改之名。孙觉
称其为“酸枣进士”，实为举进士，是指被推荐而取得参加进
士考试的资格。其进士及第，是在五年之后的元祐三年。“夫
人秦氏，先大夫承议之女，后君四年卒。”李常宁元祐三年及
第为魁首，同年“六月以疾卒”。夫人秦氏卒年，在元祐七
年。假设夫妇同年或丈夫略长，秦氏当出生于1037年或略
后。

刘绶，秦詠三女婿，高邮人，生平不详。王潇潇等刊文，
《五代北宋高邮秦氏家族世系研究——以江苏扬州发现秦咏
（原文如此）夫妇墓志为线索》，发表于2018年《东南文化》第
四期。认为，“南宋时期的《淳熙三山志》记载有刘绶中元祐
三年戊辰李常宁榜进士，是否为同一人尚待考证。”《淳熙三
山志》卷二七，人物类二，科名，元祐三年李常宁榜，目下确有
刘绶之名。《淳熙三山志》为南宋福州地方志，科名所列皆福
州人士，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此福州刘绶，非高邮之刘绶也。

秦詠，观祖。孙觉铭文，秦詠字正之，生于真宗咸平五年
(1002)，卒于神宗元丰六年，享年八十二岁。“先祖实起家”，
即指秦詠，也是文献中记载的承议公。“公少给事御史府”，涉
及到秦詠出仕的缘由，须作另文，此处暂不做讨论。《宋史职
官九》，武臣三班借职至节度使叙迁之制：“三班借职转三班
奉职；三班奉职转右班殿直；右班殿直转左班殿直；左班殿直
转右侍禁；右侍禁转左侍禁；左侍禁转西头供奉官；西头供奉
官转东头供奉官；东头供奉官转内殿崇班。”对照秦詠之升迁
晋职，如墓志铭文所列，完全合乎武臣叙迁之程式。终其一
生，为武职，官品至内殿崇班，元丰官制为正八品。

《李状元墓志铭》，“夫人秦氏，先大父承议之女也。”承

议，秦观对祖父秦詠的敬称。承议郎，简称承议，寄禄官名。
为文臣京朝官三十阶之第二十三阶，从七品。秦詠为承议
郎，或是其致仕后朝廷所给予的一种荣誉和待遇，或是对其
身后的追赠。因为墓志铭不载，故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绍兴十八年（1148）同年小录》，内有高邮进士秦渊。
次载第二甲，“第十九人，秦渊，字处静，小名郭哥，小字仙卿，
年三十六，三月初一日生。外氏江偏侍下第二，兄弟三人二
举。先娶王氏，再娶蒋氏。曾祖詠，故内殿崇班，赠左朝议大
夫。祖定，故朝奉大夫，赠左中奉大夫。父规，故右朝奉大
夫。本贯扬州髙邮县武宁乡左厢里。祖为户。”小录中的秦
渊，乃秦观堂侄；渊之父秦规，乃秦观堂弟；渊之祖秦定，乃秦
观叔父；渊之曾祖秦詠，即为秦观祖父。这则史料，也进一步
佐证了秦詠墓志铭的真实性。

秦詠“娶其里人朱氏，封长乐县君”。据朱氏墓志铭载，
“熙宁七年十月廿日，秦君监南剑兵，夫人年七十有一，卒于
官舍。”秦詠夫人朱氏，高邮人。生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
卒于神宗熙宁七年，卒地南剑州，享年七十一岁，封长乐县
君。

《秦少游年谱长编》篇首，引《泗泾秦氏宗谱》元集《锡山
谱辨》：“高邮乃秦氏发源之地，少游公叔祖孟旸之后在此。”
案曰：“叔祖孟旸当系大父承议公兄弟。”秦詠的亲兄弟，笔者
目力所及，仅此一处。“叔祖孟旸”是秦孟、秦旸两兄弟，还是
秦孟旸一人？笔者倾向于前者。秦詠单名，依常理其兄弟亦
当单名，故应以两人为是。而且，就字面与行文次序来看，两
位当是秦詠的兄长。陈师道《后山诗话》：“今代词手，惟秦七
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宋人行第，“联从祖兄弟而排行”，

“合曾祖所出以计”，相当于现代的堂房兄弟。秦观系秦詠的
长房长孙，其前有六位族兄，是以称秦七。墓志铭对秦玫的
记载过于约略，我们无从得知其生平。王潇潇等认为詠祖秦
禹，即《宋史》所载之秦羲（957-1020），笔者亦持这样的看
法。如此，“祖禹”长詠四十五岁。三代人，秦玫居其中，育子
孟、旸、詠。从时间上考量，两兄先有六孙辈，而后詠得秦七，
这种可能性更大，也更为合理。

《与苏公先生简》三，秦氏家族，“敝庐数间，足以庇风
雨。薄田百亩，虽不能尽充饘粥丝麻，若无横事，亦可给十
七。”《与苏公先生简》四，“老幼夏间多疾病，更遇岁饥，聚族
四十口，食不足。”简作与铭文之时仅隔年余，人口变化不
大。以是年计，最大化地考察其居乡家口：秦詠；秦观母亲戚
氏，秦定在京不列，秦察夫妇；孙八人，孙女四人；曾孙三人，
曾孙女二人。秦詠子辈与曾孙辈，人数与所载当一致。孙辈
娶嫁各取其半，加二人。则如此，元丰四年底，秦氏家族在邮
人口计二十三人以内。与秦简所载四十人，相差了近一半。
这近一半的人口，当是秦观叔祖的后代们。

兹列秦观父祖世系如下：秦玫——（秦孟、秦旸）、秦詠+
朱氏——秦完（夫人戚氏）、秦定、秦察；长女早卒、次女适李
潨、季女适刘绶。

秦观父祖辈小考
□ 陈友兴

1991年金秋，汪老曾祺第三次回到故乡，其参观、讲
学、访亲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一个秋阳杲杲的下午，汪老
要我陪他到奎楼一带转转。

那年高邮遭受了洪涝灾害，宋城墙东南角出现险情，
正在部分维修，奎楼已经封闭。汪老的话题是从奎楼及荷
花厅、聚星堂开始的。他说，奎楼顶层天花板上绘有《魁星
执笔图》，其笔尖指向文庙方向，那里就文运昌盛。他又
说，那只是人们的一种祈求。

汪老对已暴露在外的宋城砖（或为高邮军城砖）上的
监工者姓名感兴趣。他说，古代人对建筑城墙要求很严，
砖块上留下姓名，是一种责任制的表现。是的，砖头已经
砌在城墙中，决不是为扬名于后。这个道理我懂。若不是
这次维修，哪里能看到呢？

那时的蝶园树木丛生，遍地杂草。汪老指着一棵400
多年的古树告诉我，这是柏树不是松树，柏树叶扁平，松树
叶似针；并说，要好好地保护它。我抬头望着古树，一个树
头已完全干枯，另一枝杈成了主干，郁郁苍苍焕发生机，此
树生命力可真强。

此后，我们坐在奎楼下的台阶小憩。汪老抽着烟问这
问那，说，荷花厅可以吃茶，聚星堂可以读书、玩耍。我说
这些都没见过，却把抄来的一副聚星堂抱联读给他听。联
为徐崇城文章中所写。内容是：小桥随路转，却绕得，十亩
荷花，一堤杨柳；矮屋傍城居，正遥对，三层塔畅，万丈魁
光。他说我读得太快，叫我再念一遍。我念了，他说，妙
对。对仗工整、平仄相应，将情景尽包含其中。他问是谁
撰谁书，我说文章中没有写。他又说，大概是清末民初所
作。将来重建聚星堂时，可以请名人再书。我反应太慢，
当时就应提出请汪老写。可惜，机会一去不复返了。

回程的路旁，依然是菜地、粪缸、小渠。汪老又说道，
这个地方还有个妈祖庙。我说没有。他说，妈祖就是天
后，生时为人治病，死后普渡众生，就如同高邮的耿七公一
样。东南沿海都有此类庙宇，有的地方又称天后宫。一听
说是天后宫，我赶紧说，有呀！不过早在“大跃进”时就拆
了。他有点感慨，说，善因寺也拆了，天王寺也拆了，将来
要恢复重建难啊！

汪老在踏访回到住处后，接连写了《宋城墙》《蝶园》等
七绝。

陪汪老踏访奎楼
□ 陈其昌

35年前，上小学五年级的我得了一
场伤寒病，结果休学了半年，来年又上了
一回五年级。那个暑假，因为没有暑假
作业，加上大病初愈，在家闷得慌，于是
就随三伯父的船队去梦寐以求的苏州
玩了一趟，至今难以忘怀。

伯父的大铁船是高邮磷肥厂专门装运硫酸的专用船，由
一艘大马力的“拖头”牵引着，该拖队有八九条铁质大驳船，
伯父的船挂在“尾档”（最后一条船）。那趟运输是从磷肥厂

“放空”（空载）到苏州娄门某化工厂装硫酸回厂的。因为是
夏天，我上船时只带了一套换洗衣服，外加一件春秋服，还有
几十块钱零花钱。

伯父的船队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而且长时间在长江中
航行。听父亲（他当时在弄15吨的水泥船）讲过，弄船人是忌
惮过长江的，因为有一定的风险。身穿救生衣的伯父关照
我，不要出舱门走动，外面很危险，掉下江会不得命的！于
是，平时特别顽皮的我只好乖乖地呆在船篷的台阁上翻看从
家里带来的《富春江画报》杂志以及《三国演义》小人书。翻
看之余，欣赏着浩瀚的长江风景，竟然冷不丁地遇到了江豚

与船队“跳跃式赛跑”的奇观，当时就非
常感慨，不虚此行。

进入苏州市河时，我被两岸古香古
色的江南水乡特色建筑陶醉了。有造型
别致的拱门小石桥，有小巧玲珑的用条

石铺成的小码头，还有楼中有楼、阁中有阁的青砖黛瓦的房屋。
已记不得什么原因，伯父的船队在苏州娄门靠了半个月

之久，这可乐坏了初来乍到的我。在堂姐的陪伴下，我游玩
了拙政园、动物园以及著名的虎丘名胜景区。出虎丘时，堂
姐带我到对面的一家面馆吃了一碗白汤肉丝面，真是大快朵
颐，至今还记忆犹新。因为在家乡是吃惯了红汤阳春面的，
想不到白汤肉丝面是如此美味。

开学后，康复的我又回到了五年级教室。不同的是，所
有的同学都是新的。相同的是，原来的班主任继续教我，继
续让我当班长。不久，教语文的班主任叫我们写一篇作文
——《暑假里难忘的一件事》。于是，我就把上述事情写成了
一篇游记，被班主任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还用稿纸誊写
下来贴在后面的黑板上让同学们阅读。

难忘的那个暑假，难忘的苏州游，难忘的白汤肉丝面。

难忘的那个暑假
□ 肖玉峰

1991年里下河地区的大水，有人说超过
1931年高邮大洪水。连下几天几夜，一天晚
上约9时左右，我准备睡觉，大庄上忽然传来
急促的铜锣声，敲锣人边敲边疾呼：“西闸门倒
了！西闸门倒了！”石破惊天。这是一个有着
几千亩农田、连着几个村子的大圩口啊，万一沉了……来不及
多想，我和妻子拿着锹往西圩跑。一路上，只见乡亲们有的拿
锹，有的扛门板，凡能阻挡洪水进犯的东西都带上了。去了才
知道，哪里还有老闸门的影子呀！借助手电和火把的光看到，
落差差不多近两米高的三阳河水，正像一头凶猛的狮子，无情
地撕裂着防洪圩堆，决口瞬间加宽。洪水冲进内河，左冲右
突，咆哮声令人惊心动魄。大锹、门板之类根本没用，拿什么
堵洪水？不知是谁，跳上停在三阳河边的挂桨船，发动船上柴
油机，让船向激流冲去。大船立马被洪水吞噬了。

在强大的洪魔面前，一圩的人都懵了。
人们又惊慌地往家赶。
我家住在庄台上。庄台地势比老庄基低得多了。我们回

家后，在堂屋里用板凳和门板搭阁子，将锅屋里的稻子搬运到
阁子上，以防锅屋进水。一夜未眠，不断听到外面大呼小叫
声，鸡犬不宁。天亮开门，依然下着大雨。巷子进水了，地势
低的屋子进水了，放眼望去，分不清农田、道路、河流，到处是
一片白茫茫的水世界，草垛就是一个个小岛。

圩口沉了，还要将它“浮”起来。倒闸破
圩正是放暑假的时候，我和乡亲们一起挑泥
堵撕裂的圩口。水继续往圩内倒灌，虽然不
再气势凶猛。老天依然在一个劲地下，哪有
高地可以取土呢，把土窑的泥土都运去了。

犹如精卫填海，投进去的一点泥土都打水漂了。
庄台上的房屋都进水了，庄台上的人被船送到高高的老

庄基人家去了。我也安排父母住进老庄基上的本家，我和妻
子仍然住在自己的家里，因为我家大屋内地势高些，高过水位
两三寸呢，只有锅屋进了水，齐小肚子深。

一排排房屋静默在水中，我在家中，犹如身处孤岛，时常
听到“轰”的一声，想必有人家的院墙又少了一爿。夜里睡觉
胆战心惊，听到别处闷闷的轰隆声，担心自家房屋随时会倒塌
下来。还好，只是屋内的地面下沉得凹凸不平。一日放晴，难
得的雨后复斜阳，我的心情也好，卷着裤子，在院子里跋涉，胜
似闲庭信步。想不到，竟然看到一条黑鱼游进锅屋。我来了
兴致，三两步赶过去，关了门，黑鱼成了瓮中之鳖。看到鱼在
惊慌地游来游去，我像渔人张网似的，用塑料篮子对准了它，
三捞两捞，逮住了。鱼在篮子里跳，不算大，半斤左右的样
子。在那个不寻常的日子，确实是难得的美食啊！

一晃快三十年了，水渍似乎还刻在院墙上，警示着什么。

倒闸破圩记
□ 秦一义


